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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代表作《斜倚的人形》

工人与劳动是神圣的。王进喜、孟泰、倪
志福、赵孟桃、郝建秀等新中国一代工人，永
远也不会失去光彩。新中国第一部电影
《桥》、以及此后的《家庭问题》、《千万不要忘
记》《青年鲁班》、《火红的年代》、《瞧这一家
子》，皆为工业题材。电影《年青的一代》中的
一个场景，尤其让我印象深深：温锡莹演的林
厂长周休在家修理板凳，前来串门的小青年
怎么也不相信他是厂长，厂长怎么会干这种
粗活呢？那时的厂长，多么尊贵。

我对工人最早的印象，是从家属院里的
一位女工开始的。她是我家的邻居，姓徐，生
得矮小，瘦骨伶仃，很孤僻，是针织厂工人。
她家住楼上，我家住楼下，故日日可见。针织
厂三班倒，夜深人静，能听到她踏上木楼梯的
脚步声。一个弱女夜班归家，满街寂寥，青灯
孤影，搁如今不可想像，但那时就是这样，未
闻意外。徐家与我家楼上楼下近4年，她与
我几乎无话，其实是她懒得与我搭话。她回
家就睡，我只要去她家，见她几乎都在床上，
我很纳闷。

当时我上小学，学校赶时髦组织学生到
工厂锻炼，名为“学工”。 巧得很，我分到了

针织厂。进得厂门，才体验到徐为什么疲倦
倦的，为什么不愿与我说话，累！每班巡回距
离累计几十公里，要分秒必争处理布面，而且
高分贝噪声，根本吃不消。从此方知织女辛
苦，对那一袭白帽、白围裙、上面印着红色厂
名由然而生敬意。

小学高年级时，“工宣队”进驻，是为“工
人阶级领导一切”之一角。工宣队长来自衡
器厂，造秤与天平。参观是必不可少的，及至
进了翻砂车间，看到身强力壮的师傅于钢水
入模，真是吃惊，如此精密的器物竟然出于如
此粗糙，如同一个美女出自农家。及至后来
看到“英雄莫问出处”这句话，便立马想到了
秤与天平，想到了玉出于璞，想到了百炼钢而
为绕指柔。

随家到建设兵团期间，“四夏”抢收抢种
季节，兵团染织厂前来支援。虽然都是一个
编制内，但主人多少有些拘谨，客人则难掩

其优越感，内中差别隐约可见，很是微妙，
“工人老大哥”嘛。团机械队长，原是军工厂
技师，车钳铇铣，无一不精；机耕修理，手到
病除。后以机械专家身份出国援助坦桑尼
亚，专机，双工资，异域风情，成为热门话
题。后来其子溺水罹难，直接惊动了南京军
区、外交部。一个工人一生有此待遇，也算
没有白活。

高中期间曾到宝应湖农场机修厂参观，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牛头铇床，见识了什么叫
削铁如泥，让我叹为观止之余跃跃欲试。后
来我果真也当上了工人，巧得很，第一个工种
就是铇工，后又历经车、钳、铣工种，是真正的
蓝领。那正是工人的地位登峰造极时期，“工
农兵学商”，从其排序可见一斑。身穿灰蓝工
作服，脚蹬黄色翻毛皮鞋，双手因冷却液而腐
蚀，身上留有机械切割后的金属腥味，那是光
彩的标志与味道，路人也要高看一眼。我怀

念这段生活。
我怀念这段生活，还因为：那大小夜班

时的四野静寂满天星星，那体贴入微的工厂
医务室，那电杆上大喇叭的昂扬旋律，那腋
窝夹着饭碗走向食堂的笑闹，那一目了然的
工资表后的心满意足，那对一张奖状或一个
印着“奖”字的茶缸的在乎与看重，那被多少
双手翻烂的《人民文学》，那一次次登在《工
人日报》、《江苏工人报》上的一篇篇反映自
己工作与生活的文章，那温馨而亲切的“职
工之家”，无话不说的快乐天地。工厂是个

“家”，置身于“组织”里非常幸福，拥有着劳
动着的美丽。有没有这种感觉，心境迥然不
同。

工人，这个称呼中包含的内容以及它曾
有过的地位与辉煌，如今依然清澈，如冬天里
阳光的温暖。因为，正是已然逝去的岁月，促
推着时代潮流奔腾着向前。

曾经拥有工人的自豪
曲延安

好的报纸副刊，既是文学作品
的发表园地，也是催进文学发展的
温床。在《江苏工人报》65年的办
报历程中，其副刊就为繁荣文学做
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譬如近年
来小说家族新成员“闪小说”的快
速崛起，就有《江苏工人报》的功
劳。柳再义老师主持的随园副刊
上，不仅发表过全国各地很多作者
的闪小说作品，而且还推出多个闪
小说专辑，这极大地激发了作者的
创作热情，扩大了闪小说的影响，
促进了闪小说的繁荣。

闪小说是将字数限定在600
字内的小说。它既是文学的，具有
小说的特质，又是大众的，具有信
息时代多媒介传播的特色。在写
作上，闪小说追求“微型、新颖、巧
妙、精粹”。微型，指篇幅超短；新
颖，指立意别出心裁；巧妙，指构思
精巧；精粹，指言约义丰。

“闪 小 说 ”之名 源 自 英 文
“flash fiction”。西方的“flash
fiction”源远流长。其历史渊源
可以追溯到伊索寓言，写作者包括
契诃夫、欧·亨利、卡夫卡等伟大作
家。汉语“闪小说”也可追溯到先
秦的神话传说与寓言故事。不过，
汉语“闪小说”这一概念则是由北
京作家马长山与江苏作家程思良
等人于2007年才明确提出与倡导
的，因其引领阅读新潮流，迅速风
行天下，成为小说家族的新样式。

闪小说迄今虽然才十个年头，
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微型小说理论家江曾培说：“闪小
说——小说家族新分支。”新加坡
作家林子说：“21世纪小说新文体
——闪小说。”菲律宾作家王勇说：

“‘风行天下闪小说，引领阅读新潮
流’，这不是一句广告词，而是一句
最精确、最精准的概括。”微型小说
理论家刘海涛教授说：“闪小说是
全民阅读当中的重要文体。如果
说，30年前我们用‘异军突起’一
词来形容微型小说在小说家族中
的发展盛况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仍
然可以用‘异军突起’来形容闪小
说在微型小说中的发展现状。”
《百花园》总编辑、评论家杨晓敏在
《前行中的闪小说》中说：“研究者
队伍也在走向壮大，除了闪小说创
作者外，更有不少大学教授、专家
学者投身闪小说研究，并亲历亲为
在一些大学举办了闪小说讲座。”

在数以万计的闪小说作者中，
老中青兼有，遍布各行各业，或专
攻，或客串，其中不乏文坛大家与
名家。众多知名网站纷纷开设闪
小说版块或专栏，《小说选刊》、《读
者》、《小小说选刊》、《小说月刊》、
《小小说月刊》、《微型小说月报》、

《江苏工人报》、《小小说大世界》、
《香港文学》等数百家报刊开设了
闪小说专栏或刊发闪小说作品，每
年公开发表的作品达数万篇。海
内外数十家出版社推出了近200
部中国作者的闪小说集，一些书曾
登上中国热销书排行榜，有的进入
中学生课外读物推荐书目。2017
年3月下旬，中国国家图书馆邀请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业
委员会会长程思良到国家图书馆
主讲“国图公开课”系列课程之《闪
小说——小说家族新成员》。

与中国闪小说兴起同步的江
苏闪小说，走在全国闪小说发展方
阵的前列。在江苏闪小说作者队
伍中，既有凌鼎年、相裕亭、许国江
这样的微型小说名家与程思良这
样的中国闪小说领军人物，又有段
国圣、蓝月、满震、何开文、王雨、颜
士富、史建树、范进、卢群、王文钢、
沙剑波、江辉生、刘磊、袁锁林、傅
修建、万华、叶孤等一批颇有实力
的闪小说作家，更有洪超、程开廷、
陈建珍、赵洪香、滕敦太、赖长明、
薛长登、王英、谢昕梅等诸多极具
发展潜力的新锐作家。在江苏闪
小说界，名家宝刀不老，新秀不断
涌现。他们的佳作不但频频见于
各级各类报刊，而且屡屡夺得各类
闪小说大奖。

2015年 7月，江苏闪小说学
会成立。在该会的引领下，广大闪
小说作者共同奋进，在《江苏工人
报》《南京新江北报》《盐城晚报》
《涟水日报》《溧阳时报》《天目湖》
《洮湖》《林中凤凰》等众多报刊的
大力支持下，江苏闪小说学会立足
江苏，辐射东部，面向全国，积极作
为，多面推进，活动连连，呈现出一
派波翻浪涌的良好态势。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
闪小说专业委员会的会刊《吴地文
化·闪小说》在江苏常州创办，该刊
目前是海内外唯一专门刊登闪小
说作品与评论文章的专刊，面向海
内外征稿，致力于打造海内外倡导
闪小说的标志性刊物。

2008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资深教授樊发稼在《话
说“闪小说”》中说：“比起硕果累累
异彩纷呈的其他文体，闪小说眼下
也许尚属遥看近却无的一抹‘草
色’。但只要钟情并矢志于闪小说
创作的广大写手们奋发努力，在众
多热心的有识之士润物细无声春
雨的持续滋润下，地平线上刚刚破
土而出的现代闪小说的嫩芽，必将
茁壮成为一片喜人的‘连天碧’的
蓬勃芳草。”而今，闪小说在中国乃
至世界华文文坛的蓬勃发展，正在
一步步见证着樊发稼教授的预言。

崛起中的闪小说
程思良

风景如画这个提法是把绘画
摆在了风景之上。画是符合人们
审美趋向的，含有思想并经过了挑
选提炼的风景，人们将之称为艺
术。倘若反过来说，画如风景，要
求绘画表现忠于自然，这就变成摄
影了。

英国有个雕塑家名叫亨利.摩
尔，堪称 20 世纪伟大的艺术大
师。他的创作意象与形式基本上
取自人体，展现风格在传统与抽象
之间。他经常从实体中挖出空洞
以显示内在形体的扩展与空间存
在感，或者以另外一种形式汇聚不
同的形体来组合成一件作品。

摩尔曾经将一块石头弄回家
打算雕刻，可是看着看着，他不愿
下刀了。这块饱经风霜的石头本
身不就是艺术吗，不能在自然之上
再改进什么了。

若干年后，摩尔离开人世。人
们在他家发现了这块石头，将之作
为珍品收藏到艺术陈列馆中。观
赏的人在看这块石头时展开了丰
富的想象，作品在形式美感与几何

平衡结合上浑然天成。摩尔没有
为这块石头留下片言只语，但人们
普遍相信摩尔肯定是雕刻过，并将
深意隐藏在了其中。

对艺术家的杰作你若说不出
个子丑寅卯有可能被嘲笑为肤
浅。所以只要布下谜面，就会有评
论者解读万千。

天上的流云悠闲散步，长久的
凝望引人遐思。不同的人看到了不
同的风景。云是天上的，但看的人
参与了其中。我们看的是云，我们
看的也是自己的想象。云变成富含
比喻的形象依赖于看者的创作。如
果那块石头不是在摩尔家发现的，
而是在荒郊野外，就只是一块毫不
起眼的普通的石头。摩尔将它搬
回家就是经过了审美。事实上，自
然就是大师，哪一件艺术品不是表
现的艺术家的独特眼光呢？

物件在不同的背景下凸现不
同的价值。一块玉放在街道小贩
的摊头，和摆在装修讲究的古董
店，身价大不相同。皇亲国戚的女
儿是大家闺秀，到庄户人家就成了

小家碧玉。
贾平凹家门前那块丑石，在村

人眼里是卑贱无名的。但天文学
家说它是天上掉下来的，而非地里
长出来的。人们这才刮目相看，越
看越好看。埋没在单位的人才香
飘海外。我们寻找千里马苦于不
得，引进人才想到了海归。难怪大
家要削尖了脑袋出口转内销。后
来有一天伯乐经过，说：低头看看
脚下。却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
前，缺少的只是发现的眼睛。

1917年，现代艺术发生了一
个标志性事件。法国艺术家马塞
尔·迪尚在一个男用小便池上签
名，命名为“泉”，参加艺术展引起轰
动。这个“发现”的作品或者说“已
完成的作品”被认为与蒙娜丽莎有
同等的艺术地位。那个小便池别人
也见过，但是迪尚选择了并将它置
于艺术的语境之下。这跟摩尔将石
头搬回家是一样的。石头还是石
头，小便池也还是小便池，但艺术
家却改变了我们的看待。迪尚只
是签了个名，摩尔雕刻过几刀或者
一刀未刻，我们不得而知。

艺术品只有当艺术家将其视
作艺术时才成为艺术。这说的，还
是眼光。

摩尔家的石头
柳再义

岁月的渡口
伫立于异乡的城市，远方的故

乡是一帧失忆的图画，承载着生命
中无法修饰的疼痛。

被阳光捧读的诗句，总与母亲
有关，在记忆的港湾，你那带泪的
祝福总是充满浓浓的诗意。

日子在手指间穿行，始终走不
出故乡的怀想，就像母亲慈祥的微
笑，激励我走向遥远。

有谁可以告诉，那昨天陨落的
音符，不是一首无言的歌谣？有谁
可以告诉如我，那飘向远方的祝
福，不是一段被沧桑浸透的旋律？

骤然回首间，却发现黄昏的湖
畔，早已人去楼空，唯有那往事的
叶片，在宁静的水面，漾起圈圈的
涟漪。

我独自走在风中，好想聆听
到你昔日细细的叮咛，怎奈留在
岁月中，只有那水面低飞的哀吟。

一条河在视线中蔓延，我寻找
不到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就
像落寞的渡口，再也找寻不到爱的
依恋。

生命的飞翔
一直以来，你便是我不变的飞

翔，让一些痛苦执着我的幸福，让
一些沧桑陶醉着我的人生。

打开泛黄的日子，总有一些情节
泪流满面，总有一些呼唤如泣如诉。

每一次回家的记忆总是很漫
长，来不及整理就让我有了残喘的

感觉。我知道，那是你厚重的爱，
一直陪伴着我。

每一次回家的路总是很短暂，
短暂得刚刚相聚却又要别离。我
知道，你每一次的期盼，都会层层
叠叠装满我的行囊。

从春天到秋天，从夏天到冬
天，我都在那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营造幸福和温暖，却始终未能发
现，无情的岁月早已苍老了你青春
的容颜。

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到明
天，我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灵感，
打造诗句和梦想，却始终未能发
现，风霜和雪雨早已浸透了你生命
的脉搏。

一株植物就是一种生命，每一
次的枯萎，总让我无法咀嚼出洋溢
在生命的内涵。

村庄的聆听
童年的马车，仿佛还在记忆的

深处远行，就像水边响起的阵阵短
笛，总把故乡的炊烟，勾勒成心中
不变的风景。

逆水而来的情怀，被风一次次
翻阅，我却发现水塘里牛哞的悸
动，剪辑了眺望的视线。

空寂的麦场边，我聆听到此起
彼伏的蛙声，无声地切入我的灵

魂，我的村庄。
其实，我知道不是每一次的面

对，都会有一种诉说难以释怀，不是
每一次的陪伴都会有千年万年。

今夜，我只想这样，静静地巴望
着天空，看着瞬间划过的流星，许下
虔诚愿望，愿远方的母亲幸福安康。

今夜，我只能这样，静静地面
对风吹和草动，写下内心迸发的誓
言，告诉你母亲，你要一路走好。

而今，是谁在山岗上拨动蓝色
的琴弦，让屡屡月光锈蚀我僵硬的
手指，让我在流失的时光中，再次
感受你曾经的点点滴滴。

浸透生命的脉搏
超兰芳

有一种力量，能穿越时空，穿
越天地万物，只留在心中。它宁
静而恒远，大气而平和，所有的梦
想和希望，都简约成一种最纯净
的唯美，并直抵人内心的柔软，那
就是朴素。

朴素，是一个最美丽、温馨的
字眼。无论社会如何向前发展和
进步，朴素，永远是一支悠扬、动
人的旋律，它在凡尘间，弹奏出最
美的音符，使人如沐春风，沁人心
脾。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朴素的
基调，无论生活发生了如何变故，
都能所向无敌，活出自己的精彩
和美丽。朴素，它从不心浮气躁，
好高骛远。它总是低敛的、谦逊
的；它是过尽千帆、百转千回后的
一种心灵皈依和精神救赎。朴
素，是生命的真。

朴素，与贫穷无关。贫穷，
只能使人心灰意冷，丧失斗志和
梦想，朴素，更是与奢侈无关。
奢侈，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表

象，就像是披上了一件华美的
袍，有时袍里面生满了虱子，自
己却还在那沾沾自喜、陶醉。朴
素的生活，会使自己心灵得到清
澈、亮丽，精神上得到愉悦，它是
一种内在的心灵掌控。朴素，是
生命的高贵。

生活中，我们有时丢掉了朴
素，往往是一种心浮气躁，盲目
攀比的结果。总以为自己物质
上得到了越多越快乐。恰恰相
反，有时得到了越多，反而并没
有使我们快乐，就是因为我们丢
掉了朴素这个最宝贵的东西。
物质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平
淡、清静的生活，却是人们生活
的主旋律。

有句古话叫做“大道至简”。
去繁就简、轻舞飞扬的人生，就是
一种朴素的生活。朴素，是一种
醒悟和超脱。朴素，不是简单无
味，清心寡欲，而是有取有弃，有
收有放，有失有得。朴素是真的
高贵。

朴素是真的高贵
李良旭

云变成雨后又变成雪了
你没有说话。

麻雀飞上去，又落下来了
你没有说话。

炉火从膛里跳到脸上了
你没有说话。

后来梅花来到窗前
将自己一饮而尽。

你把升起的大海关起来把波浪
在眼睛里摔碎。

你是冷的。

你是冷的因此你知道
她的美

始终不能离你更近。

红月亮
何以要相逢，何以
要重叠。你这不由自主的转动，
追随。

没有一种美像你这样孤独。
没有一种孤独像你这样久远。

你清清冷冷的，多好
你高高在上的，多好
你按时起落规律盈亏从不受往事所累
多好。
你自顾自慢吞吞
走在永远往西的路上
多好。

现在，你用别人一霎，完成了整个一生。

这里，古老，蓬勃，还来不及消失
金黄的时辰
像早已打开的秘境
这里的事物
已被秋色一一命名
风在枝梢，昨天的心潮一直难以平息

而黄昏正在采摘炊烟，堤岸上
一些芦苇的记忆
鸟扑打着翅羽
飞进树林
种子靠近大地
仿佛，一段预设的尘缘即将开始

你看，唯有尘埃带着奔跑的心愿
唯有果实投下好看的光影

点一盏灯，等漫天雪

我多像个丰收的人啊
梦里犹豫
云中拒绝
打开的绵软已铺到水面
想遥远，沉醉，随流水拐弯
落花里数辽阔，数心，数出秋日迟迟

我又开始写诗
江山乱生，无边无际，叹息
流泪。疼也疼得慌乱
恨也恨得不知所措
星星不是，漏出的寂寥，也不是
便点一盏灯，等漫天雪

写到你时，我关了灯，扫了落花
心留十亩火焰
在光阴里摇曳。从此
爱完了这枯瘦的诗句
又来爱，飞雪漂白的人间
慢慢地，慢慢地

工农路119号，老厂区
荒芜，幽深，孤立的香樟树下
看门老人粗糙的手指
剥出一颗颗毛豆，多像
曾经生产线上一个个产品

锁起来的时光，孤寂地开着
本质的锈蚀，隐隐作痛
足音踩碎风声，婉约而柔弱
记忆，是一面多棱镜
纷纷站立起来，讲述，那些
曾经的，五味杂陈

改制、重组，怎么也唤不醒
沉睡的疲惫，日子在跳跃，堆叠
忽然之间，我惊讶于
一些熟悉的事物，竟如此陌生
埋入时间的管道、闸门
被时光挥霍成一笺冷色调

兀立荒园，深浸其间的草木
岁月一样锈迹斑斑
繁华远去，恍惚听见
屋舍里，仍有轰鸣的机器声

此刻，我多想
咀嚼一枚橄榄，或许
从中品出一些，醒世的箴言

只有风在吹（外一首）

黍不语

际遇（外一首）

高友年

远去的繁华
紫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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